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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传来渔鼓声
袁磊

十月末，南京分公司丰县书院项目部
来了一位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青色大褂、脚
登圆口布鞋的“大咖”，他叫曾宪启，是丰县
渔鼓传承人。

虽年过古稀，但他精气神儿倍好，尤其
是唱起渔鼓来，吐字清晰圆润，声音洪亮有
力。

丰县渔鼓原为道士化缘、传道的一种
说唱形式，被称为“道情”，流入民间后曾一
度叫作“道情渔鼓”。演唱渔鼓俗称“九腔
十八调、七十二哼哼”，道白多用方言，说起
来抑扬顿挫；唱腔充满激情，婉转悠扬，行
如流水，极易吸引听众。演出开始，一般以
四句诗为开场白，继而说一番客套话“打圆
场”；一场演唱终了便以“书到交关拦一板，
单等下场接着听”收场；演出终了，由当地
负责安排演出场地、派饭的“排官”，给起些
粮食、收些零钱作为酬劳。后来，这种古老
的传统曲艺，逐渐演变为当代年轻人的兴
趣爱好，不再是单纯地为讨生活而演奏。

那一日，曾宪启老人左手竖抱渔鼓，右
手击拍鼓面，为项目部员工演奏《朱氏割
肝》。此曲是写大媳妇崔氏刁滑毒狠，三媳
朱氏孝顺贤淑。婆婆染病后，崔氏挑唆作
祟，逼朱氏割肝为婆婆治病。朱氏割肝身

死，观音点化救活。崔氏作恶，被雷电击
毙。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曾宪启老人用他那种独特的演唱方式
带给项目部员工精神上以愉悦和欢欣，让
大家在渔鼓声声中感受着真与善的美好，
从内心摒弃假、丑、恶等行为。

听着曾老先生时而低婉，时而高亢的
演奏，员工们久久地沉浸在沉郁苍凉的韵
律里。

“曾老先生真是厉害，虽无华丽的舞
台，但是他手拿渔鼓和简板，往那儿一坐，
就可以演奏出一曲千古绝唱来，简直太令
人震撼了！”

演奏完毕，大家纷纷叫好！
对我而言，在欣赏、聆听到曾老先生精

彩演奏的同时，更是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浮躁的心也渐渐沉淀下来。

“如果大家喜欢听我唱，有空我就来咱
项目部，《韩湘子讨封》《粉妆楼》《回龙传》

《蒋世龙夺伞》等好多好听的曲子，一一唱
给你们听！”

说罢，曾老先生微笑着起身，在大家依
依不舍的目光中走出项目部。

曾老先生以后一定要常来啊！我在心
里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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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道中
张世鹏

冬日渐至，风开始变得寒冷，远方的翠
色隐约褪下，项目部却传来花香。细嗅，寻
找，原来是路旁的一排月季花，此时，盛开正
旺，满路芬芳。

月季一朵一朵地开，胜在数量极多，千
百朵花一齐绽放，也是一番壮观景象。正如
工地现场，一个人的力量在巨大的工程量面
向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而有了千百个建筑工
人的共同奋斗，再大的工程也能一举拿下。
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
条条铁路通达四方都离不开千千万万建筑
工人的辛勤劳动。当工程完成，每一个建设
者都嗅到了奋斗后的清香。

月季颜色鲜浓，自布满尖刺的枝干直冲
向天，如同历经磨难最终胜利的冒险家。那
浓郁的香气既是它向世间展示自己的证明，
也吸引着人们去寻觅它的踪迹。人生也应
如月季一般，在静谧中提升自我，在收获的
季节展现自己的风采。即便阻碍重重，也不
能放弃散发“香气”，心藏真金，定有被发现
的时机，找到属于自己的园地。世界之大，
出类拔萃者数不胜数，他们都身怀一技之
长，在自己的领域引领风尚。

项目部旁的月季花道，静谧又安详，像
一位慈祥老者观察着世间百态，为需要的人
们送去馨香。月季花从不吝啬自己的香气，
在绽放的季节尽力散发自己的香气，香得尽
兴，香得自在。冬天多寒气，百花少有开放，
而正是能长春不败，月季在此时便独领风
骚，在百花尽退之时绽放。人生寻路，意在
桃花源。多少人沉浸在安乐窝中，生活如一
场迷梦，这自然是一种生活态度，但心中有
丘壑，眼中有期许的人们不会停留在此。为
寻找桃花源，劳动者们披星戴月，用双手和
汗水为自己打拼出一个未来。山谷密林，高
原海滨，建筑工人的身影遍布四方，他们在
无人处默默耕耘，当工程完成，又默默离去，
而最终为千千万万人留下了桃花源。

夜幕降临，路灯下走过一群戴着安全帽
的工人，他们忙碌奔波，脚下生风，影子被灯
光拉长，像一排排巨人走过。空气中月季花
的味道，那么浓、那么香，是给在冬日里，继
续在施工现场挥洒汗水的劳动者最好的礼
物。

渐行渐远的“固话”时代
高至森

第一次见到固定电话，是上世纪九零年
代后期。那时，开小卖铺的邻居家请人装了
一台黑色“砖块”，从长辈们的口中得知，那
就是电话。电话装好后，邻居家门前多了一
块写着“公共电话”的广告牌，打一次电话需
按时间收取1至5毛钱的费用。

村民将固定电话简称为“固话”或者“座
机”，使用时只需按动上面的数字，便可与远
方的亲人、朋友对话。当然，彼时固定电话
安装费用昂贵，也是一个家庭富裕的象征。

我们家在当地，生活算得上小康水平。
不仅在村子里率先盖起了楼房，还装上了一
部红色固定电话。年幼的我第一次拿起电
话话筒时，既紧张又兴奋，尤其是听到话筒
中传来“嘟嘟”的声响时，更是吓了一跳。看
着我一脸惊恐的模样，父亲笑着打趣我，道：

“那声音，是电话自带的提示声，何惧？又不
是枪声炮弹。”听罢，我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紧接着又拿起电话一阵摸索、研究。

固话虽然功能单一，却是当时最好的通
讯工具，每次与外地的亲朋好友们联系时，
坐在家中的我们，情绪也会随着电话那头的
声音而波动着，时而兴奋、时而激动，偶尔还
会略微有些小失落。喜欢接听电话，也喜欢
抄写电话号码，巴掌大的电话簿上，前页写
着各地固话区号、“问候语”大全，后面的空
白页，才是户主姓名与电话机号。为了方便
与外联系，我把当时家中有电话的亲戚，号
码全部抄在了电话簿上，足足记了一整本。

不过，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几年之后，
按键手机便迅速在乡村普及开来。又几年，
纯触屏智能手机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用
智能手机，不仅可以直接与家人通话，还可
以视频聊天，朋友圈更是热闹，发日常、展才
华、秀厨艺等等，五花八门，随时可以了解到
亲朋好友们的生活近况。渐渐地，家中的固
话成了一个摆设。

从固话到手机，从按键到触屏，科技和
时代的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但无论何时，依然感激固定电话，在
远去的旧时光里，它曾为人们架起了一座思
念的桥梁。

铁路修到乡人心坎上
吴慧

去年，广场舞的脚步

还占据着村口

今年，盾构机、塔吊、碾压机

热闹进场

未经雕琢的铁路啊

在乡人眼里相继出现

阜淮铁路

从钢筋水泥中诞生

它是温情的存在

柔软得如同遍布周身的

毛细血管

那汩汩涌动的血脉

让省城的心

跳动在乡村的胸膛上

“险远处”见“非常之观”
叶周全

前段时间，为了一睹泰山日出胜景，我

选择在夜间徒步登山，抵达山顶，在凛冽寒

风中漫漫等待，直至远处地平线与天际线

之间逐渐泛出微光，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红

日缓缓上升，霞光映射在石壁上，金黄而耀

眼，好似“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天际一时

红”。面对如此奇观，不禁想起王安石在

《游褒禅山记》中说道：“世之奇伟、瑰怪，非

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

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诚然，要想欣赏到

“非常之观”，就要去“险远处”，而想到达险

远处必然要付出“非常之功”。

观景如此，人生之道路亦是如此。何

为“险远处”？就是人们所不能轻易到达的

地方，于人生道路而言就是困难挑战的境

遇，而“非常之观”就是战胜这些困难挑战

之后所带来的收获与成长。

当今社会，多元化愈发凸显，包容性越

来越强，青年人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多。选

择一成不变，温水煮青蛙式生活也未尝不

可，但是如果想看到“非常之观”，那就必须

跳出生活的舒适圈，敢于去探索，敢于去

“险远处”。

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可能性是被不断

创造的，虽然到达“险远处”过程中不可能

是一帆风顺的，沿途总是会有各种挑战，甚

至是十分艰辛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定

信心。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必然能到

达“险远处”，体验惊艳的“非常之观”。

我们虽憧憬着生活的美好，但遇到挫

折是必然。在征服“险远处”道路上，不免

遭遇“山重水复疑无路”，那不妨暂且休息，

待到达到自在从容、达观豁然的时候，再去

那“险远处”，必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清白
鲁颖

一场浩大的雪降临在这里
胶东的脊梁愈显坚挺
而缺乏倾轧的柔软
都被堆砌起来，隐蔽着

该是到了平反的时刻
无论是否存在审判的铁锤
我必将执拗地争执
面对这所有的质疑和污蔑

是该点燃炉火了，已然是凛冬
在这毫无遮拦的海的眼眶上
我们赤膊着相奔，用纸笔
点燃这彻骨凄冷的清白

山不再是雄壮巍峨
水不再是浩瀚奔流
这洁白将一切吞噬
银装素裹，万里如一

我们终于可以恬适
无需警惕任何的威胁
雪是这世间唯一的天秤
日月分立两端对峙

清白是此刻唯一的证词
你我是最后待宰的羔羊
日出之后一切如旧
鲜血、冰凌和列车

死去的麦穗在锅汽中重生
活着的理想在酒杯中假寐
横冲直撞的，引人笑柄
是我们奄奄一息的清白

踏莎行山南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李烨

苍翠青松，迷离芳草，霏微冬雨无时了。

陵园默默祭英魂，鲜花铺满莹前道。

犹刻碑文，自成华表，红旗拂拂飘清晓。

江山稳固属中华，永垂不朽生民保。

建设中的阜淮铁路


